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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嘉业堂刻书印售考(1931—1936)

———以嘉业堂营业书目三种为中心

袁　 　 静

　 　 内容摘要:根据目前已知存世的三种嘉业堂营业书目以及报刊、信札

等材料,可考察嘉业堂 1931—1936 年间的刊印与销售情况。 这些售书活

动是刘承幹在经济日渐窘迫的情况下,为应对各方索书,缓解经济压力的

举措。 三种书目应分别出自周子美、施韵秋之手,而嘉业堂所刻各丛书

系陆续竣工,因此各书目在内容与体例上存在显著差异。 营业书目编

行后,刘承幹采取免费分发书目、在报纸上登载特价以及预约广告等营

销手段,通过邮购与门市发售图书,并与上海等地书店合作经销代售,
但书款回收困难。 在实际销售中,刘承幹倾向于向公家单位大宗整售,
若遇熟人购书或介绍购书,金额较少者则转为奉赠。 对嘉业堂营业书

目的考察,有助于认识民国时期古籍出版与销售情况,也是目录研究的

新视角。
关键词:刘承幹　 嘉业堂　 营业书目　 民国刻书史　 图书销售

刘承幹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私人藏书家,收藏宏富,驰誉海内;又不惜

重金,刊刻书籍约二百种,三千余卷,“参与人员之多,刻工地域之广,刻
书规模之大,可谓极一时之盛”①。 嘉业堂刻书以其雕梓之精,数量之大,
成为近现代中国传统雕版印刷的绝唱。 以往对刘氏的研究,多利用信札、
日记、书目等文献,围绕刘承幹的交游及其嘉业堂藏书、刻书等活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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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谊:《嘉业堂刻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吴格指导),2009 年,中文摘要第 1
页。



成果斐然①;但对刊刻之后付印销售的情况则缺少关注。
近年来,陈郑利用国家图书馆藏两册《嘉业堂刊印书目》对其售书情

况开展研究,分析鲁迅赴嘉业堂买书被拒一事的来龙去脉,认为鲁迅购书

被拒的深层原因是刘承幹经济趋紧,刻书事业急剧收缩以致无书可卖②。
可惜作者未介绍该书目的具体信息。 实际上,目前可查国图藏《刘氏嘉

业堂刊印书目》有三种,分别是辛未七月订版(索书号:148035、144339;微
缩胶卷号:MGTS / 086153,下文简称“1931 年版”)、乙亥重订版(微缩胶卷

号:MGTS / 086031,下文简称“1935 年版”)、丙子重印版(索书号:144334,
下文简称“1936 年版”)③。 本文拟从这三种书目入手,探讨书目编行的

背景,比较分析目前存世的三种营业目录,并结合当时的报纸,上海图书

馆藏《求恕斋信稿》④等资料,考察嘉业堂在 1931—1936 年图书刊行销售

的具体情况。

一、《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编行之背景

刘承幹在《嘉业藏书楼记》中曾述刻书缘起说:
因念昔贤所著,见于诸家著录而亡佚者盖多,其幸而仅存者,不

可无以永其传。 会购得朱氏《结一庐丛书》版,益以所自刻者,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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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除上引陈谊的专门研究之外还有:李性忠《刘承干与嘉业堂》 (文物出版社,1994
年),寿勤泽《浙江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 (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六章,
黄建国《嘉业堂藏书楼的刻书》(《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 年第 4 期,第 89—93 页),
顾志兴《浙江印刷出版史》(杭州出版社,2011 年)第七章第二节,应长兴、李性忠主

编《嘉业堂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陈炬弘《浙江近现代出版业研究

(1894~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二章第四节,刘洪权《民国时期

古籍出版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 年)第七章等。

 

陈郑:《从〈嘉业堂刊印书目〉看鲁迅购买嘉业堂刻书》,《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2023 年第 5 期,第 17—23 页。

 

前两种书目可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读者云门户”网页上( http: / / read. nlc. cn / user /
index)检索并阅览。 丙子重印版书目则影印收录在刘洪权编《民国时期出版书目

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年)第 18 册,经笔者与原书核实确认,影印版漏印

原书的最后一页。

 

刘承幹:《求恕斋信稿》,上海图书馆藏本(索书号:862675-768)。 此书可在上图官

网在线阅览,以下引用页码皆为网站公布书影的页码。



《嘉业丛编》,此为校刊丛书之始。①

自 1912 年购得结一庐书板开始刻书,直至 1937 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前,
刘承幹还在零星刊刻《刘氏家谱》②。 彼时刻书除雕版费用外,还需额外

资金购置纸张,支付刷印装订工费。 因此,板片刻成后,如有流通发售之

需,交由书坊印卖,最为省便。 若自印自售,则须承担全部印制成本并自

行开拓销售渠道。
1930 年,刘承幹在给傅增湘的信中透露了他有自印售书的打算:

近有友人力劝自印,虽计赀甚巨,而券售预约,不致虚糜印赀,将
来北地诸公印订蒇工,亦以观厥成功为快,诸公既免筹募之劳,而敝

书楼亦可借以补助,一举而两得之……再侄自印之举,其中故有原

因:一缘友人怂恿,一缘星伯原稿。 当时仪征刘谦甫年丈为侄编辑,
诸多割补,此刻难以归原,自印则无须贴割,是以毅然决然而自任印

行也。 合并陈明,幸于诸公前婉达之。③

刘承幹谋划自印售书,其中故有原因,即友人怂恿、徐松《宋会要》事件两

端。 刘承幹与缪荃孙、董康、徐乃昌、陈绳夫等藏书家、刻书家交往密切,
每有新刻,即分贻同好。 这些声气相通的刻书家群体彼此互为图书代销

渠道。 以缪荃孙为例,傅增湘、盛宣怀、罗振玉、董康等在刊书后都曾拜托

缪氏帮忙销售④。 若印量较大,还可委托书坊、书店代销寄售。 如上海扫

叶山房、西泠印社、食旧廛、蟫隐庐等书店代销缪氏刻书的记录屡见于

《艺风老人日记》中⑤。 因此,友人力劝刘承幹自印自售,实为当时通行做

法。 另一件促使刘承幹决心自印发售的关键事件是《宋会要》原稿遭篡

改一事。 该书由徐松辑自《永乐大典》,刘承幹曾以重金购归,因原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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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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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等撰,吴格整理点校:《嘉业堂藏书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406
页。
刘承幹:《致施韵秋》,《求恕斋信稿·丁丑(1937 年)》,第 7649 页。 落款署“八月一

日”。 本文引用时间信息均据原文,行文中使用数字标注阳历日期。
刘承幹:《复傅沅叔》,《求恕斋信稿·庚午(1930 年)》,第 5718 页。 题下署“五月三

日即五月卅号”。
钱伯城、郭群一整理:《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725、805、
1249 页。 茹静整理:《董康、刘承幹致缪荃孙尺牍》,《历史文献》第二十一辑,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236 页。
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三》,凤凰出版社,2014 年,
第 221、321、381 页。



类不明,先后杂厕,于是延请刘富曾、费有容重加厘订,不料刘富曾对原稿

多有删补,不复原来面目,誊清本又与稿本不相吻合,纠纷亦自此起①。
此事使刘承幹深感委托他人不可靠,不放心印售一事假以他人之手,“是

以毅然决然而自任印行也”。
此封信函还透露出促使刘承幹决定自行印售的关键因素,即经济考

量:他计划通过预约发售回笼资金,并以售书盈余贴补藏书楼运营经费。
1930 年代,刘承幹经济状况日渐窘迫。 1931 年第一次正式印售自家刊刻

书籍,他便宣称初衷是将售书利润用作嘉业藏书楼的日常经费补助,“拙

刻付印,均属书楼,盖借所售之赀为书楼经费补助也”②。 1932 年“一·
二八事变”后,刘承幹持有股份的商业受战事影响而停顿,“侄处自战事

猝发,商业受损,金融受挤,为历来所未有。 房租所收,只十之二三,自阳

历正月至四月底,已届四月,房客一味延宕,要求免租,亦无可理喻。 而支

出方面,则捐税重叠,善举捐款,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钱业又以时局关

系停止往来,而侄所开典铺,现届盲蚕之际,正欲添本,无米之炊,巧妇难

为”③。 后又因家庭纠纷损失近百万元,他为节省开支,于 1934 年底迁居

苏州,将上海爱文义路住宅抵押三十五万元。 在此情形下,施韵秋向刘承

幹提议第二次印售书籍,由他主持筹划。 1935 年 2 月 27 日,刘承幹在

《致培余弟》函中透露,他“现在负债之数尚达一百七十万,而尊德里空闲

之屋无人过问。 今年又自动减租,而典业亦远不逮前,则收入方面势必大

觳,家用虽力事撙节,然际此百物翔贵之时,亦殊不易”④。 在经济日渐支

绌情况下,刘承幹仍坚持印行,其 1934—1935 年的印售活动,显然主要为

了营利。
此外,促使刘承幹转向自家销售所刊刻图书的外缘还有以下三点:
(一)索者纷纷,难以应命

刘承幹刻书并不为牟利,他为人慷慨,刻印书籍往往用于馈赠亲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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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415 页。
刘承幹:《致许西畴》,《求恕斋信稿·辛未(1931 年)》,第 6035 页。 题下署“二月十

日即三月廿八号”。
刘承幹:《致章一山》,《求恕斋信稿·壬申(1932 年)》,第 6523 页。 落款署“五月八

号即四月初三日”。
刘承幹:《求恕斋信稿·乙亥(1935 年)》,第 7228 页。 落款署“二月廿七号即正月

廿四日”。



文化机构。 “窃不自揆,思欲借此以保存国粹、发扬文化,故国内外公私

各图书馆及研究国学之士邮书来索,罔勿捐助巨帙,以资流通。”①《嘉业

老人八十自序》亦云:“综所刻无虑三千余卷,凡海内外图书馆,无不举以

馈遗。”②南浔嘉业堂保存的赠送嘉业堂自印书的名录显示,1915—1919
年间,嘉业堂出赠自刻书共计 4882 部,受赠者达 207 人③。

嘉业堂所刻书尤其是大部头丛书,并非一次性刊刻齐全,而是次第完

成,刘承幹则随刊随印,随时分赠诸友。 如 1931 年 2 月 24 日《致曹 蘅》
函云:

《雪桥诗话》第二集及余集前经奉赠,兹再补奉三集十二卷,以
成完帙。④

又,1931 年南洋中学设立图书馆,校长王培孙向刘氏函索赠书,刘承幹回

复到:
近复辟书馆,以便探讨,此后东箭南金、人才辈出,可以预券……

承索书刊,敝处二十年来剞劂校雠,区区之志,亦欲流通古籍,公诸艺

林,于以商量旧学,阐发新知。 既荷嘤鸣之求,敢为枕秘之固。 兹再

检出十种,借备插架。⑤

　 　 刘承幹这种慷慨分赠的行为引得诸多名士遗老慕名来信索书,而已

得赠书的友人又因新书渐次刊成,闻讯索要。 获得赠书的各大图书馆也

因为刘承幹赠书时随刊随赠,往往不成丛书,故而函索纷至,以求配齐。
如,1932 年 1 月 7 日《致孙虞臣》函云:

承询史部书,拙刊虽有多种,而大都均无存书,意兴阑珊,目前亦

未必续印。 日后如续印出书,当再奉赠插架。⑥

5 月 10 日,再致书云:
承索拙刊,兹特检奉《瞿木夫年谱》 《朴学斋笔记》 《邠州石室

录》《黄忠端甲申日记》《言旧录》《闲渔闲闲录》《明史例案》七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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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承幹:《致蔡孑民》,《求恕斋信稿·辛未》,第 6343 页。 落款署“十一月廿九日即

十月二十日”。
缪荃孙等撰,吴格整理点校:《嘉业堂藏书志》,第 1410 页。
应长兴、李性忠主编:《嘉业堂志》,第 59 页。
刘承幹:《求恕斋信稿·辛未》,第 6076 页。 落款署“二月二十四日即正月初八日”。
刘承幹:《复王培孙、钱新之》,《求恕斋信稿·辛未》,第 6103 页。 落款署“五月十

八日即四月初二日”。

 

刘承幹:《求恕斋信稿·辛未》,第 6405 页。 落款署“一月七日即十一月三十日”。



备插架,其余三种已无存书,尚祈谅察。①

20 世纪 30 年代,刘承幹的经济问题日渐凸显,加上纸价渐昂,印工

日贵,续印的经费难以支撑,而索者纷如,自然苦无以应。 刘承幹在 1935
年 5 月 17 日的《致蔡奎农》函中虽告知“敝处赠书早经停止”②,但仍向其

通融,寄赠存书。 1935 年 11 月 11 日《致张宋庼》函云:“敝楼出版之书,
多数皆未补印齐全,而四方朋好索者纷至,殊苦无以应之。 兹奉赠《旧五

代史注》壹部,由敝楼直接邮寄,聊备插架,未敢云琼瑶之报也。”③
 

可以说

刘承幹的赠书行为贯穿了整个刊刻生涯,面对各方函索,经济日渐窘迫的

刘承幹以售书来代替部分赠书,无疑可以缓解这方面的经济压力。
(二)加价兜售,版片盗印

1931 年嘉业堂正式发售自家刻书之前,北平有些书坊就在以高价兜

售嘉业堂刻书,据 1928 年《北平直隶书局临时大廉价书目》载“《危太朴

文续集》(嘉业堂刻) 　 竹纸六册　 洋六元”④,与嘉业堂 1931 年版营业

书目的定价“三元五角”相比,贵了近一倍。 1931 年初,刘承幹从谢国桢

处得知,嘉业堂刊“梅逑《通义堂集》 京估竟有索价每部廿元者,殊骇听

闻,如有人欲购拙刊,不妨通函直接,免若辈辗转弋利也”⑤。 而三种嘉业

堂营业书目均定价为“六元”。 刘承幹刻书本意在流通,此类事件或许令

他产生了与其让各家书贾加价争利,倒不如自己发行售卖的念头。
除此之外,他委托北平文楷斋锓版的《晋书斠注》,因版片留在北京,

久不交还发货,坊间传闻文楷斋有私印偷售一事。 刘承幹对此气极又无

奈,“刘春生(引者按,即文楷斋主人)殊属可恶,将书板留住,无非私印发

售,借以牟利,将来版片损坏漫漶之事,彼则不负责任。 专图利己,不顾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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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刘承幹:《致孙虞臣》,《求恕斋信稿·壬申》,第 6525 页。 落款署“五月十号即四月

初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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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直隶书局临时大廉价书目》,1928 年,叶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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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①。 其后《致章一山》信说,“侄屡函甘侯( 斋丈次子,寓京城翠花胡

同八号),与之交涉运南,而甘侯置之不理,反与该斋接洽,私自印刷,以
致京城中流传甚多,即长者前函所谓有人印刷者,即此事也”②。 刘承幹

多次函催刘春生交还版片,又托吴甘侯(即吴潮)与刘春生就近接洽,均
无果,不得已请律师出面调停解决③。 其后板片运南过程中,又被天津海

关扣留,甚为波折,1931 年日记④载此事较详。
(三)书坊代售,收款困难

刘承幹也曾尝试与上海几家书坊合作代售书籍。 1925 年,他与中国

书店经理陈乃乾通函云:
拙刻遵即检集送上,另账附呈。 惟所存无多,每种仅呈一帙以为

样本,如销售某集,请即饬人到敝处续取。 拙刻现归邹君履冰主持,
径与接洽可也。 至于报销一层,照西泠印社、扫叶山房、蟫隐庐、博古

斋诸家为敝处代销,于午节、中秋报明,七折核算,至年终则结清。 明

岁此项印本亦归浔上敝建藏书楼办理,故拟出售各书再减一折,均备

价现购,先此附闻。⑤

上海西泠印社虽以售卖印谱、碑帖、印泥闻名,但其在 20 世纪初实际以各

类木刻精印书籍的印刷与寄售代销为主业,而西泠印社在国内如四川、哈
尔滨、山东、山西、广东、北京、天津、苏州、杭州、绍兴等处均有经售处,甚
至远销日本⑥。 扫叶山房更是历史悠久,开设有上海棋盘街、上海彩衣

街、汉口、苏州、松江各分号,书店“每年销行各书,北至奉吉,南迄闽广,
西则滇黔边徼,东则鲁皖浙各省,远而至于东西洋诸名国”⑦。 蟫隐庐、博
古斋、中国书店均为沪上古旧书业之佼佼者。 刘承幹选择与以上书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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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辰年第二十五期西泠印社书目》书末载“各省经售处”。

 

1929 年《扫叶山房图书汇报》“启事”,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

料丛刊》第 22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第 229 页。



作代销刊印书籍,显然是想借重各家发达的售书网络,广开销路。 由此函

也可得知刘承幹与各家书店代售的基本模式:由刘承幹寄去样本各一部,
如有销售,则需书店派人前往刘宅取书,书店以六至七折备价现购,年终

再结清售书款项。
北平一些书坊也在零星售卖嘉业堂刻书,如 1925 年《文奎堂书庄书

目》、1928 年《北平直隶书局临时大廉价书目》、1929 年第一期《来薰阁书

目》、1930 年《北平直隶书局书目》等多家营业书目中均可见嘉业堂刻书

的身影。 但从《求恕斋信稿》提供的信息来看,刘承幹与北平这些书店似

无通函联络,那么这些书店有可能直接与南浔嘉业藏书楼联系合作,或是

由非正规渠道获得印本(如私印),抑或辗转经销如上海西泠印社、扫叶

山房等所售书籍。
1929 年《嘉业堂善本书影》由蟫隐庐书局预约发售,“吴兴刘翰怡先

生藏书至富,其书目尚未刊传,并世学者每以未见为憾。 兹先生将所藏宋

元精本百数十种,每种各印一二页以及题跋,仿铁琴铜剑楼例,汇为书影

一书,委托敝庐代为发行。 宣纸精印六册,定价十八元,预约十二元,外加

邮费二角一分,旧历九月中出书,即截止预约,用为预告”①。 次年 1 月登

报告示,“凡曾购书影预约者,请即持劵取书”②。 蟫隐庐主人罗振常是嘉

业堂藏书楼编目部主任周子美的岳丈,与刘氏私交甚好,二人合作还算顺

利。 因此 1931 年初,刘承幹“规画寄售办法”③,“拙刻各编,拟由书楼发

交海上各书坊代售,较为便利”④。 但据其后的《致陈绳夫》函可知,计划

由书坊代售一事因考虑到往年收账困难而告吹,改由自家发售:
承示愿为拙刊丛书推销,极感挚爱之雅。 惟弟历年以来所受感触

至深且巨,有不得不为执事告者。 往者,本外埠各书坊多有自愿代售

敝处书籍,弟志在流通,自无不欢迎之理。 迨书既配去,而代价不至,
即有至者,账终不能结清,如此所见不鲜。 捆载而往,垂槖而归,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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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陶猗,恐亦难乎为继。 是以如惊弓之鸟,不敢轻于尝试。 今岁编定

价目,有先惠书价之规定。 区区苦衷,原非得已,非敢斤斤于是也。①

　 　 综上,刘承幹刊印书籍志在流通,自行印售嘉业堂刻书虽受到友人建

议以及徐松《宋会要》事件影响,但主要出于营利之考虑,以缓解其日益

窘迫的经济状况并应对各方索要赠书的压力。 嘉业堂刻书虽然也经由上

海等地各大书坊经销代售,但因收款困难,且各家要价多不合理,坊间还

有盗印私售之事。 在此情形下,刘承幹编制营业书目,订立统一书价,以
规范图书销售。

二、三种营业书目的比较分析

《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是后世了解嘉业堂 20 世纪 30 年代书籍出版

和销售活动的重要资料,目前仅发现 1931 年、1935 年、1936 年的三种。
对比之下,三个版本各有异同。 相同之处在于此三种均为铅印本,书目由

几部丛书、单行本、附影印书以及外埠购书简章等若干部分构成,丛书下

按经史子集分类,著录书名、卷数、朝代、责任者、册数以及价格,单行本、
影印书同此。 《影宋四史》《嘉业堂善本书影》因选用纸张有优劣之分,故
而在价格前标明纸别以及对应价格。 三个版本又各有不同,且 1931 年版

与其余两版差异最大,主要表现在收录书籍数量,书名、卷数、作者的著

录,价格的制定,外埠购书简章的变化几个方面。
(一)收录书籍数量

这一部分差异主要源于书目构成部分以及售卖书籍种数的增减,通
过表 1、表 2 可以直观地反映出:

表 1　 三版《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构成对照表

1931 年版 1935 年版 1936 年版

《嘉业堂丛书》 《嘉业堂丛书》 赛连纸六

开本

《嘉业堂丛书》赛连纸六开本

　 全部整售　 一百二十元

《吴兴丛书》 《吴兴丛书》赛连纸六开本 《吴兴丛书》赛连纸六开本　
全部整售　 一百四十元

《求恕斋丛书》 《求恕斋丛书》 毛泰纸六

开本

《求恕斋丛书》毛泰纸六开本
 

全部整售　 七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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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931 年版 1935 年版 1936 年版

《留余草堂丛书》 《留余草堂丛书》赛连纸六

开本

《留余草堂丛书》赛连纸六开

本　 全部整售　 七元

嘉业堂单行本 《嘉业堂金石丛书》 《嘉业堂金石丛书》赛连纸六

开本　 全部整售　 二十四元

《嘉业堂金石丛书》 《影宋四史》 《影宋四史》

《影宋四史》 单行本　 赛连纸六开本 单行本　 赛连纸六开本

附影印书 附影印书 附影印书

外埠购书简章 附墨拓本 附寄售书

附绝版书 外埠购书简章

附寄售书

外埠购书简章

由表 1 可知,1935 年版内容最多,比 1931 年版多出“附墨拓本” “附绝版

书”“附寄售书”三个部分,1936 年版则删去前两部分。
表 2　 三版《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子目情况表

1931 年版 1935 年版 1936 年版

《嘉业堂丛书》 55 种 214 册 725 卷 56 种 208 册 695 卷① 57 种 216 册 743 卷

《吴兴丛书》 65 种 236 册 827 卷 65 种 236 册 850 卷 65 种 236 册 850 卷

《求恕斋丛书》 33 种 143 册 233 卷 33 种 143 册 233 卷 33 种 143 册 233 卷

《留余草堂丛书》 10 种 13 册 60 卷 9 种 12 册 61 卷 10 种 13 册 62 卷

嘉业堂单行本 8 种 222 册 607 卷 8 种 222 册 615 卷 10 种 244 册 622 卷

《嘉业堂金石丛书》 4 种 18 册 41 卷 5 种 22 册 50 卷 5 种 22 册 50 卷

《影宋四史》 4 种 140 册 435 卷 4 种 144 册 438 卷 4 种 144 册 438 卷

附影印书 2 种 6 / 7 册 6 卷 2 种 6 / 7 册 6 卷 2 种 6 / 7 册 6 卷

附寄售书 11 种 39 册 126 卷 17 种 52 册 160 卷

附墨拓本 2 种 2 叶

附绝版书 4 种 48 册 115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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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版《嘉业堂刊印书目》著录的经部“《礼记正义》残十二卷”条有误字,应为

“《礼记正义》残本二卷”(即《嘉业堂丛书》本《礼记正义》卷三、卷四),这里按照订

正后的数量统计。



因为嘉业堂刊刻、校对工作是渐次完成的,并非同一时间竣工,因此同一

类的子目数量也有增减。 由表 2 可看出,除去《求恕斋丛书》、影印书的

种册卷数三版保持一致,其他各子目下数量都有增减,这说明《求恕斋丛

书》是丛编中最先竣工的,《吴兴丛书》《嘉业堂金石丛书》 《影宋四史》在

1935、1936 年版的种册卷数相同,意味着这三部书于 1935 年完成刊刻,种
册卷数其后固定下来。 数量变化最大的就是《嘉业堂丛书》 ,1935 年版

相较于 1931 年版缺少《仪礼注疏》一种五十卷,但增加了《周易正义》
《尚书正义》 《毛诗正义》 《礼记正义》等书的校勘记若干卷,又从《查东

山年谱》中析出《东山外纪》单成一种,从《复初斋集外诗文》中析出《翁

比部诗钞集》单成一种,1936 年又加回《仪礼注疏》一种,因此最后数量

为 57 种。
1935、1936 年版书目相较 1931 年版,增加“附寄售书”一项。 寄售书

籍多为刘承幹亲友主持刊行的书籍,如《南浔镇志》六十卷为同乡周庆云

醵资刊行,《圣学宗传》十八卷为友人聂其杰发起影印,刘承幹捐赀助之。
《阐义》二十二卷为友人徐乃昌影印,《鸣坚白斋诗存》十二卷《补遗》一

卷为友人吴昌硕刊行,《汪文摘谬》一卷由友人叶德辉之子叶启倬铅印出

版。 又有顺德龙元任《春华集》二卷及其孙龙令宪《五山草堂初编》二卷、
孙女龙唫芗《蕉雨轩稿》一卷,以及民国诗人郑霁光的两部诗集:《山色夕

阳楼吟草》一卷、《成趣园诗钞》四卷。
1936 年寄售书又增加了几部,《南林丛刊》五种十五卷、《洛阳伽蓝记

注》五卷、《庄氏史案考》一卷、《聊斋志异拾遗》一卷均为原嘉业堂编目部

主任周子美印行的书籍,《四部寓眼录》亦为周氏主持排印,由蟫隐庐出

版。 值得注意的是,寄售书中还有一部明张禄辑《词林摘艳》十卷,为钟

灵汽压机写印本,亦由蟫隐庐出版。
1935 年版书目中有其他两版没有的绝版书 4 种、墨拓本 2 种。 绝版

书有《求恕斋丛书》本《毛诗多识》二卷,单行本《台学统》一百卷、《睫巢

集》六卷《后集》一卷、《太谷山堂集》六卷。 其中,《台学统》在 1936 年归

入“单行本”的子目中,其他三书则不见。 墨拓本为《文征明楷书辞金记》
《文征明行书两桥记》各一叶。

(二)书名、卷数、作者的著录

1931 年版书目,与 1935、1936 年两版在书名、卷数、作者著录上差异

较大。 详见表 3(为避免繁复,省去无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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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版《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著录差异表

差异 1931 年版 1935 / 1936 年版

更改修订

题名

阎古古年谱一卷附寅宾录一卷 白耷山人年谱一卷附寅宾录一卷

董若雨诗文集二十五卷 丰草庵诗集十一卷前集三卷文集三

卷宝云诗集七卷禅乐府一卷
 

王立甫文集五卷 孔堂初集二卷文集一卷私学二卷
 

蜕石文卷一卷 蜕石文钞一卷

增 加 附

题名

尚书正义二十卷　 十册　 五元 尚书正义二十卷　 附校勘记二卷　
十册　 六元

修订卷数 山子诗钞十卷　 二册　 八角 山子诗钞十一卷　 二册　 一元

更改作者

信息　 　
同岑集十二卷　

 

明李令晳等撰 同岑集十二卷　 明李夏器编

修改著录

格式　 　

南唐书注十八卷　 祥符周在浚

撰十册　 五元　 附补注十八卷

吴兴刘承幹撰

南唐书注十八卷补注十八卷　 宋马

令撰　 祥符周在浚注　 吴兴刘承幹

补注　 十册　 五元四角

多项修改

刑统三十卷　 宋佚名撰　 四册

　 四元

重详定刑统三十卷目录一卷附录一

卷　 宋宝仪等奉敕撰　 附校勘记一

卷　 六册　 四元

杨见山诗文集八卷附年谱二卷

　 四册　 二元

迟鸿轩诗弃四卷文弃二卷诗续一卷

文续一卷补遗二卷附年谱一卷续一

卷　 四册　 一元五角

周易正义十卷　 六册　 三元 周易正义十四卷
 

　
 

附校勘记二卷

　 六册　 三元二角

　 　 三版书目著录的差异,尤其以更改修订书名为最多,达 20 余处。 出

现如此多更改修订,一来是各丛编在 1935 年陆续刊定完工,因此对 1931
年版进行了比较大的改动。 二来可能与书目编制者的变动有关。

1931 年版《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应由当时担任嘉业堂藏书楼编目部

主任的周子美负责,这从《求恕斋信稿》刘周二人的信札中可知。 1931 年 8
月 10 日刘承幹《致周子美》函云:“楼中新印书目如已印好,请速寄沪数份,
因陶兰泉君欲观也。”①“楼中新印书目”即是 1931 年 7 月印行的《嘉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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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承幹:《求恕斋信稿·辛未》,第 6187 页。 落款署“八月十日即六月廿七日”。



刊印书目》。 同年 11 月 28 日《致周子美》函说:“铅印嘉业堂刻书目录亦请

寄其(引者按,指金陵大学李小缘)一册可也。 承示欲用真笔版(引者按,即
油印)印书楼目录事,极可行,请照尊意办理为盼。”①可见,1931 年版营业

书目的相关事宜基本由周子美负责。 但 1932 年秋,周子美受邀赴上海圣

约翰大学任教,自此便由施韵秋继任藏书楼主任,营业书目的编制自然落

在他的身上。 1935 年 8 月 4 日,刘承幹《复施韵秋》云,“现当暑假,未识

有来观书者否。 鄙意此事亦极为难,招待既烦,迎拒两困,此后还是谢绝

参观。 况书楼各书现事印售,在在须精力为之。 闻执事对于印售不辞劳

瘁,弟甚感之,故此后拟于售书赢余内提出一成相酬”②。 1935、1936 年

嘉业堂印售书籍工作主要由施韵秋主持。 三种营业书目分由两人负责编

制,加之 1935 年丛书陆续刊竣,前后著录有异,也在情理之中。
(三)价格的制定

《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作为营业书目,最主要的功能是方便本外埠

读者检寻所需书籍,知晓价格,以便汇款函购。 三版书目显示书籍价格总

体上呈上涨趋势(如图 1 所示),但涨幅不大,有些书籍甚至不升反降,如
《嘉业堂金石丛书》 中《海东金石苑》 一书,1931 年版定价 12 元,1935、
1936 年则降价为 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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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丛书价目趋势图(单位:银元)

　 　 嘉业堂单行本、《影宋四史》因选用纸张有别,价格也各有不同。 具

体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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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幹:《求恕斋信稿·辛未》,第 6346 页。 落款署“十一月廿八日即十月十九日”。
刘承幹:《求恕斋信稿·乙亥》,第 7317 页。 题下署“七月六日即八月四号”。



表 4　 《影宋四史》与嘉业堂单行本各纸别价目(单位:银元)

书名卷次 纸别
价格

1931 年版 1935 年版 1936 年版

《史记》一百三十卷(影宋蜀大字

本)

料半 80 70 70

罗纹 70

《汉书》一百二十卷(影宋白鹭洲

书院本)

料半 100 100

毛边 45 60 60

连史 35 60 60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影宋一经

堂本)

料半 90 90

毛边 40 50 50

连史 30 50 50

《三国志》六十五卷(影宋本)
料半 40 40 40

罗纹 35

《晋书斠注》一百三十卷
毛边 60 60 60

连史 60

《旧五代史笺注》一百五十卷
毛边 24

连史 25 25

《台学统》一百卷
赛连 16 16 20

毛边 25

《八琼室金石补正》 一百三十卷

附砖录

料半 100 80 80

赛连 60 50 50

连史 65 65

　 　 书籍价格的制定与纸张息息相关,目前所见嘉业堂刊印书籍所用纸

张有宣纸(料半、罗纹),竹纸(毛泰、毛边、连史、赛连),洋纸(洋连)三大

类。 其中《影宋四史》《八琼室金石补正》 《嘉业堂善本书影》等精品皆选

用上乘宣纸印制,其他则竹纸、洋纸兼采。 选用如此多种纸张印刷的原因

有四:其一、手工纸张产量与供应不稳定(如 1931 年《嘉业堂丛书》用赛

连纸印刷,1935 年《申报》上的《刘氏嘉业堂丛书发售预约》则显示将增

加连史纸本,1936 年版营业书目又减至赛连纸一种);其二,制造价格阶

梯,以应市场需求;其三,适应特殊印刷工艺(如《嘉业堂善本书影》为影

印之便,选用料半与洋连纸);其四,便于读者批校。 刘承幹向李盛铎赠

送前后《汉书》时说,“拙刊前后《汉书》,今奉上各一部。 弟赠人向用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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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印者,但着墨易化,今知执事用功,特奉毛边纸印者,以便丹铅”①,正出

于此等考量。
《影宋四史》一向被视作嘉业堂刻书之最精者,由名盛一时的写工饶

星舫影写、刻工陶子麟影刻,印刷所用纸张亦追求精善。 仅以影宋《史

记》一书(130 卷,32 册)为例,可知罗纹纸本、料半纸本单册价 2. 19 元或

2. 5 元,单卷价 0. 54 元或 0. 61 元,1935、1936 年料半纸本还有降价。 可

与之作比较的是贵池刘世珩据宋百衲本影刻的《史记》 一百三十卷(24
册),亦出自饶、陶二人之手。 刘世珩编定《贵池刘氏所刻书价目》中,书
价按纸别分为三档:杭连本 20 元,宣纸本 28 元,赛连本 14 元②。 其中宣

纸本单册价为 1. 167 元,单卷价 0. 215 元。 据此目序言“溯自弱冠,以迄

于今,垂二十稔,无日不与丹黄梨枣为缘”,推知此目编于 1915 年③。 若

以单卷价来看,刘承幹影宋《史记》的价格是刘世珩影宋本的 2. 5 倍强④,
可见十几年间纸料印工价格之腾升。

刘承幹在图书定价方面总体较为公允,这一点从赵明诚《金石录》的

定价变迁中可见一斑。 该书原为朱氏结一庐所刊,收录在《结一庐剩余

丛书》中,1912 年刘承幹购得结一庐书板后将其纳入《嘉业堂丛书》。 对

比不同时期该书的售价:1929 年《来薰阁书目》所载结一庐《剩余丛书》
本《金石录》的售价为“四元”⑤,而 1931 年版嘉业堂营业书目仅定价为

“二元八角”⑥。 1935、1936 年虽微调至“三元二角”⑦,涨幅仍属合理。
同期北平群玉斋、宏远堂销售嘉业堂版《金石录》均标价“四元”⑧。 再参

照前文所述《危太朴文续集》《通义堂集》在北平书坊的溢价情况,都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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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幹:《致李木公》,《求恕斋信稿·辛未》,第 6247 页。 落款署“九月十五日即八

月初四日”。
《贵池刘氏所刻书价目》,民国间刻本,叶四。
刘世珩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依据序言所提“弱冠”迄今二十年,推知此目编定

在刘氏 40 岁,即 1915 年。
料半、罗纹均为宣纸之一种,价格各有不同,但差异不大。 《贵池刘氏所刻书价目》
未详细标明宣纸的具体品种,此处比较暂且将三种纸张视为同一品种。
《来薰阁书目(第一期)》,1929 年,叶四十八。
《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辛未七月订)》,第 4 页。
《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乙亥重订)》,第 4 页。 《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丙子重

印)》,第 4 页。
《群玉斋书目(第一期)》,1936 年,第 102 页。 《宏远堂书目》,1937 年,第 204 页。



刘承幹定价之公道。
(四)外埠购书简章的变化

民国时期,邮局经营国内汇兑和包裹业务,出版商则利用网点广布、
可直达个人的邮政系统,建立起邮购发行系统,读者可通过报纸广告、营
业书目等渠道获得图书信息,有购书意向者可直接通过邮局汇款购书,出
版商再将图书邮寄给读者。 这种便捷、高效的购书方式促使邮购成为民

国时期图书发行的主要方式之一,仅次于书店发行。 刘承幹售书则邮购

与门市发售并行,而以邮购为主。 1931 年版“外埠购书简章”首先注明各

书纸别,规定折扣为七折,标明合购书项,说明函购方法、寄款方式以及运

费,最后附发售处地址。
1935、1936 年两版与 1931 年版差异较大,主要体现在纸张的说明、折

扣、邮费、发售处地址的变化。 1935、1936 年版均省去了纸张说明,改在

丛书名后直接附纸张类别;折扣则由七折改为八折发售;删去合购书,邮
费由 1931 年的每书十册约二角二分涨为二角三分;并因 1934 年底爱文

义路八十四号刘宅被抵押,改为仅在浙江南浔镇嘉业藏书楼印行部发售。

三、嘉业堂刊印售书活动考察

1931 年,嘉业堂将发售处一设在上海刘承幹爱文义路的自家住宅,
一设在南浔嘉业藏书楼内。 1934 年 5 月 5 日、7 日,鲁迅两次前往刘宅购

书而不获,以致发出“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①的感叹。 1935、1936
年,嘉业堂发售处仅设在南浔镇嘉业藏书楼内,只在一处门市发售,那么,
身处南浔镇以外的购书者如何买书呢? 当时的报刊以及刘承幹与多人的

通信可为考察 1931—1936 年嘉业堂刊印售书活动提供若干线索。
(一)免费赠送书目,招揽生意

1931 年 7 月《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印好后,刘承幹便开始大量向亲

友分赠,以作推广。 据 1931—1936 年《求恕斋信稿》所载,赠送刊印书目

的对象有陶兰泉、金息侯、孙虞臣、丁仲祜、陈绳夫、谢国桢、章一山、刘湖

涵、荣叔章等亲友以及关心国学之士。 如,1931 年 8 月 13 日《致陶兰泉》
函云:

承询拙刊书目,前已函致书楼,嘱即检寄来沪。 此种目录系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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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鲁迅全集》第 6 卷《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68 页。



付印者,书楼寄到无多,兹特奉上一册,聊备浏览,并希教正。①

1935 年 10 月 28 日刘承幹《致荣叔章》函云:
前承诲言,有集款订印拙刻丛书之意,附呈目录四册,借备翻阅。

如承惠订,价格当特别通融,以副惓惓之意。②

除个人外,刘承幹还积极向图书馆、高校等文化机构赠送刊印书目,如
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李小缘)、河南官书局(刘怡宣)以及

美国各大学图书馆(锺屺云)等。 如,1935 年 11 月 17 日《致锺屺云》函云:
承示美国各大学图书馆庋藏汉文图书极夥,索阅敝楼出版目录,

兹特寄呈五册,以备分送。③

　 　 (二)纸张购买困难,续印延期

嘉业堂第一次销售刊刻书籍,贩卖的基本是初印留存的各种复本,存
书不多。 1931 年版《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虽然开列各种丛书价目,实际

上很难购得丛书全本,这是因为很多书籍在首次刊印后就已赠送完毕,
“拙刊各书去岁曾定一目,但内有多种自出版之后早已赠罄,必待重

印”④。 1931 年 10 月 23 日刘承幹《致陈绳夫》函中说道:“《严州金石志》
敝处业已刊成。 至各种丛书,现正加以整理,印成全份,恐尚需时日也。”
11 月 8 日又说,“拙刊丛书中有多种均未续印”⑤。 之后,刘承幹先后对

陶兰泉、孙虞臣等人表示刊行书籍“多种均无存书” “未必续印”⑥,这也

说明嘉业堂第一次贩卖书籍因印量不多,大部分书籍陆续售罄,而各方纷

纷来函索书订购。 至 1933 年时,刘承幹苦于无纸可印:
承询拙刊《校经室文集》,此书旧时所印,索者纷繁,致早告罄,

久拟重印……而后闽赣产纸各区都已歇业,纸价日昂,几于无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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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幹:《求恕斋信稿·辛未》,第 6193 页。 落款署“八月十三日即六月三十日”。
刘承幹:《求恕斋信稿·乙亥》,第 7122 页。 落款署“十月廿八号即十月初二日”。
刘承幹:《求恕斋信稿·乙亥》,第 7145—7146 页。 落款署“十一月十七号即十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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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十一月八日即九月廿九日”。
刘承幹:《致陶兰泉》、《致孙虞臣》,《求恕斋信稿·辛未》,第 6315、6405 页。 落款

分别署“十一月十号即十月初一日”、“一月七日即十一月三十日”。



购。 拙刻《嘉业》《吴兴》《求恕》丛书次第结束,欲付印订,苦于无纸

供应,他日或购洋纸印之,则又苦求者嫌纸劣耳。①

1934 年 5 月 5 日、7 日,鲁迅两次前往上海刘宅购买嘉业堂刻书而不

获,第一次没找对地方,第二次因账房不在而未能购买。 实际上,即便他

找对了地址,见到账房先生也未必能顺利买书,因为此时嘉业堂仍处于

购纸困难、续印无期、久无存书的状态。 所幸这一窘境在一周后得到缓

解,嘉业堂开始陆续添印,准备出售。 此据 1934 年 5 月 13 日刘承幹函

可知:
承示贵友欲购拙刊《晋书斠注》 《雪桥诗话》 《海东金石苑》三

种,《斠注》初印只数十部,早无存书,今正在添印,约两月后可以出

书。 《诗话》只存一、二、三集,其余集亦待重印。 《金石苑》尚有存

书,应否将有存书者先行检奉,抑俟印齐统寄,候示遵行。 书目一册

附呈台览。②

(三)登报刊载特价、预约广告

随着纸张供应问题的解决,嘉业堂续印工作开始,但新印书籍数量有

限。 1934 年 6 月 2 日、4 日、6 日刘承幹在《申报》上连续登载《嘉业藏书

楼特价书》广告,发布了 6 种特价书的发售信息(如表 5 所示),同时宣布

特价期定在当年六月。 特价书表前附购书启事一则,告示购书折扣从原

来的七折变为八折,停止函索书目,需附邮寄送,并停止上海刘宅的嘉业

堂刊刻书籍发行,只在南浔嘉业楼售卖。
表 5　 嘉业藏书楼特价书表

书名 纸别 册数 定价 特价 邮费

景宋史记 料半 32 80 元 48 元 1 元 4 角

景宋两汉书
毛边

连史
92

85 元 50 元 3 元

65 元 40 元 2 元 4 角

校正晋书斠注
毛边

料半
60

60 元 36 元 1 元 7 角

100 元 70 元 2 元 3 角

102

①

②

刘承幹:《复顾鼎梅》,《求恕斋信稿·癸酉(1933 年)》,第 6760—6761 页。 题下署

“二月廿六日即三月廿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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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即四月初一日”。



续表

书名 纸别 册数 定价 特价 邮费

八 琼 室 金 石

补正

连史

赛连
64

80 元 56 元 1 元 4 角

60 元 42 元 1 元

台学统
毛边

赛连
40

25 元 17 元 1 元

20 元 14 元 8 角

嘉业堂书影
料半 6 14 元 8 元 2 角 5 分

洋连 5 7 元 4 元 1 角 7 分

　 　 1935 年 5 月 1 日,刘承幹又在《申报》上登载《刘氏嘉业堂丛书发售

预约》,说道:“本丛书都五十六种七百五十卷二百二十册。 嘉业主人收

藏既富,辑刻极精,惟二十年来随刊随印,得者每以不能配成完帙为憾。
兹将全书汇印发售,预约简章列后。 书印无多,惠购从速。”①

民国时期大部头古籍的出版多采用预约发售的营销策略,如商务印

书馆的《四部丛刊》,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等。 在正式发售前,先行预

约,这样可以提前回笼资金,按照预约数量付印,以达到节约成本、获利最

丰之目的。 以上特价、预约广告等图书推广手段显然卓有成效,新印书籍

很快便供不应求:“各书间有告罄,又值发售预约,供不敷求。”②

(四)沪浔两地经营,专人负责

据《求恕斋信稿》,嘉业堂刻书的印售事务先后由邹履冰、周子美、施
韵秋三人主持。 其中,邹履冰主要负责刘承幹在沪藏书的管理与图书收

发销售事宜。 如浙江省立第六中学校长叶卫曾来函索《台学统》一书,刘
承幹便写信给邹氏说,“弟忆架上尚有是书,乞即检出,径寄海门”③。 刘

承幹与中国书店经理陈乃乾通函中也明确表示过:“拙刻现归邹君履冰

主持,径与接洽可也。”④由此可知沪上各书店代售嘉业堂刻书时,主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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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嘉业堂丛书发售预约》,《申报》1935 年 5 月 1 日第 7 版、7 日第 4 版、13 日第

2 版、19 日第 4 版、25 日第 4 版、30 日第 4 版,6 月 6 日第 4 版、12 日第 4 版、18 日第

4 版、24 日第 1 版。
刘承幹:《致蔡奎农》,《求恕斋信稿·乙亥》,第 7271 页。 落款署“五月十七号即四

月十五日”。
刘承幹:《致邹履冰》,《求恕斋信稿·辛未》,第 6033 页。 题下署“二月八日即三月

廿七日”。
刘承幹:《致陈乃乾》,《求恕斋信稿·乙丑》,第 4175 页。 题下署“二月八日”。



邹履冰接洽取书、收账等事宜。 直至 1935 年初,因邹履冰骗走五万元巨

款①,刘承幹将其开除,改派账房先生程伯厚接管收账事务②。
南浔方面,1932 年秋周子美离开嘉业堂后,藏书楼事务主要由施韵

秋负责。 施韵秋在嘉业堂重启印售之前,实际还在经理《四明丛书》的刊

印工作。 1933 年的《四明丛书出版通告》中将总发行处设在“本埠大西路

光华大学《半月刊》社及南浔刘氏嘉业堂藏书楼”③,刘承幹也说过“《四

明丛书》事向由施君韵秋一手经理,此间全不过问”④。 1935 年夏,嘉业

藏书楼人事发生变动:原书楼会计王建夫去世,由崔叔荣继任。 原保婴会

助理张仲翱转入藏书楼,专司编查、抄寄、收发等事务。 刘承幹《复施韵

秋》函中特别说明“令亲仲翱兄在楼有年,细心从事,足资倚助。 因念值

此时艰,保婴捐款恐难持久……故仲翱兄保婴助理一席特予取消,此后专

在书楼办理编查、钞写、收发事宜,月薪十二元,俾免分心而专一楼事”⑤。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施韵秋的月薪为三十元,刘承幹本欲为其加薪,但因

财务紧缩,遂提议以售书盈余一成作为酬劳。 施韵秋体恤刘承幹经济紧

张,屡次婉拒。 刘承幹感动之余,在信中恳切陈情说:“伏念阁下对于书

楼,苦心孤诣,本以此刻规定职务,于执事一方,论理须酌加薪水,以酬其

劳。 无如敝处一切正在减缩之秋,故有酌提售书赢余为薄酬之计。 乃阁

下转欲自请减薪,令人惭汗无地。 在阁下为节省开销之计,出自真诚,此
则万无是理。 昔蘧伯玉耻独为君子,我公幸勿再谦,为弟稍留地步。 至于

书余酬劳,我公欲推让同人,此区区者,稊米杯水,微乎其微,似可不必。
况在楼诸君准情酌理,虽不甚丰,亦不过薄。 此弟贸然,仍以伯玉之言责

之,君子幸安之若素,勿更谦谦。”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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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幹:《致董授经》,《求恕斋信稿·甲戌》,第 7095 页。 落款署“二月一号即十二

月廿八日”。
刘承幹:《致金颂清》,《求恕斋信稿·甲戌》,第 7213 页。 落款署“一月廿九号即十

二月廿五日”。
《四明丛书出版通告》,《申报》1933 年 2 月 20 日第 4 版、3 月 12 日第 6 版。
刘承幹:《致周星三》,《求恕斋信稿·甲戌》,第 6958 页。 落款署“三月十二号即正

月廿七日”。
刘承幹:《求恕斋信稿·乙亥》,第 7316—7317 页。 题下署“七月六日即八月四号”。
刘承幹:《复施韵秋》,《求恕斋信稿·乙亥》,第 7320 页。 题下署“七月十九日即八

月十七号”。



(五)偏重整售业务,兼顾零售

目前 1931—1936 年间《求恕斋信稿》中可查的嘉业堂刊印售书活动,
最早见于刘承幹与当时在北平图书馆供职的谢国桢之间的通信。 谢国桢

为北平图书馆向刘承幹函询购书事宜,1931 年 2 月 26 日刘承幹回复云:
拙刊聊供学者检阅,昔人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拙刊虽剞劂未

精,大都皆古人著述,藏之贵馆胜于名山万万矣。①

后谢国桢向刘承幹寄去 194 元大洋,开单购书。 刘承幹此时在南浔,而书

籍大多在上海,因此回复到:
承汇寄洋一百九十四元,如数察入。 惟拙刊大都在沪,若者有,

若者无,若者何价,此间未能核实。 好在浔居已久,转瞬出申,到后当

照来单检集,寄奉台端分致也。 现存书目以丛书尚未修竣,书目亦未

印成,一俟印出,再当寄上。②

1931 年 5 月 10 日,书籍已照单配好,分装 37 包寄去北平,刘承幹函云:
承代手各书,今已嘱典守者配好,分为三十七包,交邮寄上,到请

察收。③

5 月 15 日,又函云:
曾上一笺,并邮寄拙刊三十七包,又《历代诗话》壹部,谅达典

签。 兹附上清帐十纸,请台核揭。 余洋壹元七角弍分五厘,因零星邮

汇不便,暂存敝处。④

　 　 以上函件可以大致复原刘承幹售书的基本流程,即购书者函询开单,
寄来汇款,嘉业堂照单检书,分装邮寄,并附清单,零星余款则暂存嘉业

堂。 刘承幹的另一通信函则反映了余款的其他处理方式:
浦江清、王以中两先生订购各书,今已照单检出,交邮寄上。 惟

《雪桥诗话》,只有二、三两集,其初集及余集均无存书,今附上一账,
敬希台察。 余洋陆元八角四分,应否汇还,抑另购他书,尚祈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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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幹:《复谢刚主》,《求恕斋信稿·辛未》,第 6072 页。 落款署“二月二十六日即

正月初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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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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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廿八日”。



又蒙示上年余洋拟购《传经室集》,但此书早经告罄,其洋应否一并

汇还? 均祈示遵。①

除北平图书馆外,《求恕斋信稿》中尚见有中山大学(石光瑛)②、江
苏省立镇江图书馆③、东方图书馆④意欲购买嘉业堂刊印书籍。 1936 年,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订购部汇报工作中提到,“普通书中以丛书及大部

书为要,如南浔刘承幹之《嘉业堂丛书》《求恕堂丛书》 《吴兴丛书》 《留余

草堂丛书》等,悉数补全”⑤。 1936 年版《嘉业堂刊印书目》还特意增加整

售价格,都说明比起零售,嘉业堂售书更趋向公家单位大宗整售。
(六)仍与书坊合作,经销代售

1931 年前刘承幹已与上海多家书店合作销售嘉业堂刻书,考虑到收

款困难,而改代售为自家发行。 但或许出于宣传推广之目的,仍保持与中

国书店、蟫隐庐等书店的合作,同时北平等地书店也有售卖嘉业堂刻书的

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刘氏嘉业堂刻书可见于 1932—1937 年《来薰阁书

目》,1931—1934 年《受古书店旧书目》,1931—1937 年《文奎堂书庄书

目》,1934—1937 年《修绠堂书目》,1935、1936 年《邃雅斋书目》,
 

1936、
1937 年《稽古堂书目》,1936 年《松筠阁国学书目》,1936 年《宝铭堂书

目》,1936 年《群玉斋书目》,1936 年《德友堂书籍目》,1934—1936 年《中

国书店新旧书目》,1935—1937 年《蟫隐庐旧本书目》,1935、1936 年《复

初斋书局书目》等北平、上海、杭州各大书店营业书目。 蟫隐庐的营业书

目中专辟一节附录“代售南浔刘氏所刻各书”⑥。 除上海蟫隐庐、北平群

玉斋、北平德友堂等整售嘉业堂刻书的,其余书店所售多零散不全,也有

可能是从其他渠道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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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书籍远销多地,收款问题却始终难以解决。 1935 年 12 月 1 日,
刘承幹致信中国书店主人金颂清云:

往岁宝号向敝楼批发出版各书,均由爱文义路敝寓管书人经手。
嗣因管书人开除,弟又迁居离沪,故迄未结帐。 兹嘱敝帐友程伯厚兄

诣前,敬祈检出从前取书凭折,结算清楚,至为感荷。①

然而,金颂清并未按期付款结账,刘承幹无奈又去信一封,提出以书划账,
了结此事:

上月为书帐事曾布一笺,嘱敝帐友程君诣前,当蒙宝号检出货折

结算,计洋九十八元,允于阳历年底汇苏,乃届期未见汇寄。 旋见报

载宝号新出《廉价书目》,当函索一册,翻阅之余,中有为敝处需用之

书多种。 因思以书划帐,亦是两便之法。 用敢开上一单,嘱敝帐友沈

君衡之向宝号接洽。 如蒙俯允,请将各书检交沈君带回。 至于折扣

一节,书目封面载明廉价期内照码八折,寄售书九折。 今拟援同行交

易旧例,再打一折码洋七折,寄售书八折。 久忝雅故,想荷台许。②

(七)通过函件沟通,熟人代购

至此,已大致勾勒出嘉业堂售书的基本情况。 因嘉业堂各丛书刊竣

时间不同,刊行后又多赠书,欲购时未必有存书;又因纸张难觅,纸价日

昂,印刷数量有限,丛书全本往往需要先行预约付款,才能购得。 不论上

海、南浔或是外埠购书者,都需要先致函刘承幹或南浔嘉业堂询问是否有

存书,才能进行下一步购买。 因笔者尚未见到南浔嘉业堂的销售账簿或

信札,目前仅据《求恕斋信稿》所载知,刘承幹售书基本依托熟人社交网

络来实现,与刘承幹不相识的人想要购书,多托友人代为介绍购买。
如 1932 年 4 月 14 日刘承幹函云:

拙刊各书虽有一二百种,然内有多种自初印告罄之后,迄未续

印。 梓生观察欲为介绍,未知需何种,便祈示知,以便检寻……承索

拙刊零种,敬祈举目以示,如架上有存书,当奉上不误。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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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 12 月 17 日函云:
承询拙刻《四库表文笺证》,询之书楼,甫经续印,新价未定,仍

照旧价,计四册洋壹元弍角,以七折核算,即希转致贵友为荷……贵

友如果欲购,即请就近函致沪寓也……弟并非谋利,不过收偿纸本

而已。①

1934 年 6 月 16 日函云:
贵友购拙刊《晋书斠注》今已由浔寄到,请转告持条至敝寓一取

为感。②

　 　 以上例子表明,刘承幹售书(嘉业藏书楼印行部的销售情况或有所

不同)既不同于开门迎客式的书店经营,又与各大书局、书坊大批量刊印

发行模式有所差别。 刘承幹后期因资金困难,刻书印数有限,虽发行营业

书目以便购者拣选,但购者却不能根据书目直接购买,仍须通函咨询是否

有存书,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这种需要函件往来、多费周章的购书模式

无形中增加了购书门槛,因此目前所见刘承幹售书基本需要有熟人引荐。
鲁迅因与刘承幹素不相识,两次前往刘宅购书而不获,最后托友人张梓生

从刘承幹处购得所需书籍③,也为一例佐证。 此外,购书者、介绍人与刘

承幹的关系亦有远近亲疏之分,关系亲近者购书或介绍购书,如果金额较

少,刘承幹时常转卖为赠,如 1932 年 7 月 31 日《致张菊生》函云:“承介汪

憬吾大令欲索《晋书》,敝架只剩一部,即以奉贻。 大令志节,侄素钦佩,
重以长者介绍,书价万不敢领。”④

四、结语

通过对《刘氏嘉业堂刊印书目》编行背景的考察和 1931、1935、1936

年版书目内容的对比分析可知,嘉业堂刊印销售活动,实为刘承幹在经济

日渐窘迫的情况下,为应对各方索要赠书、减轻经济压力而采取的营利举

措。 三种营业书目分别出自周子美、施韵秋二人之手,加之嘉业堂各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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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刘承幹:《复顾鼎梅》,《求恕斋信稿·壬申》,第 6685 页。
 

题下署“十一月二十日即

十二月十七号”。
刘承幹:《致叶柏皋》,《求恕斋信稿·甲戌》,第 7007 页。 落款署“六月十六号即五

月初五日”。

 

鲁迅:《鲁迅全集》第 15 卷《鲁迅日记》,第 178 页。
刘承幹:《求恕斋信稿·壬申》,第 6577 页。 落款署“七月卅一号即六月廿八日”。



渐次竣工,故 1931 年版与后两版在收录书籍数量,书名、卷次、作者的著

录,价格的制定以及外埠购书简章方面均有显著差异。 在销售推广方面,
刘承幹采取了多元化的营销策略:既向多位亲友免费分发营业书目,又在

报纸登载特价、预约广告;既接受邮购订单(此为销售主要渠道),又开设

沪浔两地门市。 具体运作上,1935 年前由邹履冰负责上海地区的销售,
南浔则由周子美、施韵秋先后主理。 刘承幹虽偏向大宗整售,亦兼顾零

售,对熟人少量购书常转为赠予。 虽与上海等地书店合作经销代售,但以

中国书店一家为例就可窥见,寄售书籍收款甚难。
刘承幹虽为民国时期最为守旧的一派,在图书营销上却颇为“趋

新”:登报广告、特价促销、预约发售、营业书目无一不是当时沪上流行的

新式图书销售手段。 这种传统古籍出版与现代营销方式的奇妙结合,构
成了民国出版史上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作为民国私家刻书的代表,刘
承幹的售书实践不仅反映了民国古籍出版的真实商业生态,更为我们考

察传统出版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珍贵案例。

本文初稿承蒙复旦大学李飞等学友指正,二稿曾于“图书馆、藏书

家、书商: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会议(2024 年 9 月 7 日,上海)宣读。 又

蒙《文献》匿名审稿专家惠赐修订意见。 谨此致谢!

【作者简介】袁静,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民国藏书

史,古籍保护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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